
“我们这里四个婚登工作人员，清一色的女
将，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奉化区民政局婚姻登
记处副主任李夏看起来清瘦干练。

以前老觉得干婚姻登记工作是份甜蜜的工
作，不仅能分享到新人领取结婚证时的喜悦，有时
还能收到新人们分享的喜糖。糖果太多，李夏她
们总会细心地积累起来，再送去分给福利院的老
人和孩子们。

结婚总是喜悦的，但隔壁来办离婚的就笑不
出来了。前来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大多面色凝
重，其中不乏情绪激动者，这也加大了离婚登记员
的工作难度。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婚姻登记员首

先要做的是安抚。
李夏说，“我们接收不良情绪，回馈平和，因为

我们希望当事双方能心平气和地分手。”鉴于冲动
型离婚者不在少数，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她们都会
多劝几句。按照规定，婚姻登记机关没有义务从
事调解工作，但碰到此类情况，登记员们还是会再

“争取”一下，毕竟婚姻不是儿戏。
这些年，奉化区的婚姻登记工作相对比较平

稳，每年结婚的人数大概是3400多对，离婚的人
数在1200对左右。李夏说，看见那么多夫妻走向
分离，作为一名基层婚登人，总是难免为他们感到
伤感、可惜。

奉化的几名一线婚登人体验着工作的甜蜜与酸涩。 记者 滕华 摄

为保护婚姻登记当事人的隐私，规范婚姻登
记场所，奉化区民政局积极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
去年10月，终于乔迁新居。婚姻登记处也从原先
100多平方米的地方，搬到了如今400多平方米
的新楼中。记者看到，这里开设了独立的候登大
厅、结婚登记区、离婚室、颁证厅、档案室、婚姻家
庭辅导室等功能区，把结婚和离婚两个区域分开
了。

“以前条件所限，结婚和离婚是合在窗口一起
办理的，这让很多当事人觉得心里不那么舒服。”
李夏说，现在按照3A标准建设的婚姻登记中心，
不仅对婚姻登记当事人的结婚、离婚申明等个人
信息进行必要的隐私保护，更能为婚姻登记当事
人提供一份好心情，提升婚姻登记工作水平和服

务质量。
“不了解的人，会以为婚姻登记工作不过是坐

在办公室里打打字、盖盖章，清闲得很。而实际上
这是一份法规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李夏说，她
们不仅需要持有婚姻登记员专业从业资格证，还
要每年参加专业培训，对相关法律规定熟记于心，
解释通俗易懂。

场地“升级”，服务也要跟上。据悉，奉化区婚
姻登记处下一步将“两手抓”，抓好登记机关标准
化建设和人性化优质服务，进一步规范婚姻登记
工作程序，提高婚姻登记服务水平，维护婚姻当事
人合法权益，做到无有效投诉，无过错行政诉讼败
诉案，登记合格率达到100%。

记者 滕华 实习生 姚青云 通讯员 楼莹

结婚离婚分区办理更有隐私了

充满甜蜜与酸涩的工作

⑤

中国的传统节日七
夕刚过，奉化区婚姻登记
处的工作人员也好像刚
打完一场战役。前来登
记结婚的新人早上7点
半已经排起长队，婚登处
全体工作人员按照应急
预案，提早上班、延时下
班，完美地为新人提供了
贴心的婚登服务。当日
盘点，共办理了结婚登记
98对，比去年又增长了
30%。

事实上，婚姻登记并
不全是充满鲜花和喜糖
的一份工作，在甜蜜之
外，也有不少酸涩，在婚
登一线工作了8年的李
夏对此别有一番感悟。

本报讯（记者 孙美星《姑苏晚报》记者 蔡
春生） 宁波游客在俄罗斯冬宫发现有“宁波帮”
字样、姑苏制造的大香炉的消息，经过本报和《姑
苏晚报》联合报道后，引起不少苏州读者的关注。

昨天，一位苏州读者提供线索：此炉并非默
默无闻，著名学者傅振伦先生曾在他的两部著作
中都提到过，并称其为冬宫中国馆“未发表的重
要陈列品”。

出现在俄罗斯冬宫博物馆的那件有“宁波
帮”字样的大香炉，不但牵动着不少宁波读者的
心，也因为是姑苏制造，吸引了不少苏州读者的
关注。

昨天，苏州文史爱好者、藏书家王骥提供了
新的资料：傅振伦先生在他的《七十年所见所
闻》、《文博蕞残》两书都曾述及此炉。

傅振伦先生（1906—1999）是著名学者，中

国现代档案学家。他致力于中国历史、史学理
论、文物考古、地方史志、古代科技史以及与史学
相关的博物馆学、档案学、文献学、目录学等学科
的学术研究与著书立说，出版《中国方志学通
论》《博物馆学概论》等专著二十几种。

傅振伦先生的《七十年所见所闻》成稿于
1984年，1997年正式出版。书中《苏联的中国
文化艺术博物馆》一文，说了他早年探访冬宫博
物馆的情况。“馆藏中以中国文物最多，1937年
筹办中国馆，次年8月开放。我于1940年1月
21日参观中国馆……今仅就其中未发表的重要
陈列品略记于下……建筑类有外蒙汉墓构造模
型，唐代佛寺照片，有一件铁炉，高一丈，上铸‘天
后宫’、‘大清嘉庆八年’、‘姑苏甘宪成造’等字。
按沿海各地多有天后宫，南京仪凤门也有。”

从书中可以看出，傅振伦先生1940年参观

冬宫博物馆的中国馆，当时这个香炉已经在博物
馆里陈列展出。从书中看到，傅先生误把这个铜
香炉当作“铁炉”，但显然他也注意到了炉上所铸
文字款识。他说此炉“高一丈”，一丈约为3.3米
左右，这与宁波游客鲍先生目测香炉的高度有出
入，现在还很难判断到底谁的说法更为确切。不
过，傅先生十分看重此炉，将之列入“未发表的重
要陈列品”特别说明。

在傅振伦先生的另一本著作《文博蕞残》一
书中，另有《列宁格勒冬宫中国文化艺术博物馆
参观记》一文，书中对这件香炉的描述与《七十年
所见所闻》大致相当。

冬宫的那个大香炉到底有多高？是何来
历？关于香炉的线索，本报将继续和《姑苏晚报》
联手探索，欢迎读者提供信息。

苏州藏书家提供新线索：
著名学者傅振伦在两本著作中提到过

《宁波游客在俄罗斯发现有“宁波帮”字样的大香炉》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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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婚登处
有群“女将”
她们的工作充满了

甜蜜与酸涩


